
日出东方，世界新生。美和爱
君临天下。草坡倾斜得恰到好处，

弧线之美
非人力能为。森林长高，小兽在练

习觅食技巧中
长大。犁铧剥离草根，
人们把脚掌印在新翻的生土上。
他们说：“家园”
于是家园诞生：
溪流之北，山坡之南，土庄廓一生

二，二生三。
四座村落统领着沟壑，并排
扼守峡谷，关隘遥相呼应，土地和

血缘彼此牵连，
一把竖笛，斜立在高原山峦中
吹奏生死疲劳。喜鹊在尕安定的树

丛里搭窝，
飞翔十里，仍可在小老虎沟口老鸹

树的高枝上歇脚。
黄犍牛和黑骡无法一再延迟死期，

跪倒在耕地与磨坊之间，
任意一点都是劳动者殉职圣地。
牛羊从神话撒向四野，
水草丰美的人间，
众生围拢的天堂，
流淌着牛奶，涌动着花香。
云朵与砾石，照见了彼此走向迥异

的命运。
牧者歌啸山野，耕者牵骡驾辕
生活的幽谷布满胼胝，生命的质地
却足够坚韧。孩子该离巢起飞了，

护送他们
渡过曦光飞进课堂。
寥寥的远行人：
赴职者与从军者
在节气和农谚里拭干思乡之泪。
这是磨尔沟的寓言。生活的复印机

勤勉，
叠成一沓的日子，从封面即可一眼

望穿。
墙板轮番替换，夯筑的依然是旧时

的墙土。
这里，时间都嵌在一起，
没有前世
只有今生。
他们的目光
还没有拓展新的边界。

被光阴遗忘的小村，也会骤显奇
崛。

74年前的盛夏，
一个日子在地方史册中
凸现，闪耀坚强之光
壮烈之光
信仰之光
牺牲之光。
一杆 500 多人马的溃匪鼠窜进村，

仓皇中抢掠
锅灶 青菜 粮食
面粉 鞍具 马匹。
惊恐的农民远避山林。漫长午后
惊惧控制了全村人。
刚获解放的薄产农民
眼看着安宁和希望再次失去，仇恨
在人畜无害的心中暗暗滋生。
可是桦树丛里发不出一声呼喊。
这仅仅是开始，接着，他们
就要接受终生难忘的教育，影响深

刻而持久：
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战斗到死！
为心中的信仰宁死不屈！

（地方史载：1950年 8月 11日，正在
大通县北区丰稔乡祁家庄组织召开的全
乡五个行政村800人群众大会，遭到“反
共救国军”股匪袭击。军地干部一边掩
护和组织群众撤离，一边与匪徒战斗。
一名民兵战死在河滩，四名干部和一名
民兵战斗至弹尽，寡不敌众，不幸被俘，
坚贞不屈，被杀害于磨尔沟。）

弹尽仍不后退。同志们身后的群众
已安全撤离。

战士们的锁子骨被绳索穿过，拴在
马后拖行。

从祁家庄到磨尔沟，十五里土石路
烈日酷炎，滴水未得。
山沟深处的平坦高坡，被余晖镀上

金光。
日之夕矣，牛羊下来。鸟鸣幽谷，

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同志们将结伴上路，内心选定这方

高地
当自己献祭于革命的圣坛。
满目碧绿甚好，这安宁晚照甚好。
匪徒最后的疯狂已泯灭人性。
壮士的上下唇被铁钩洞穿，被迫张

开焦渴之唇，
开水猛浇口喉，伤痛的口
喷射着痛斥的子弹，每个字都击中
知道末日已经来临的虚弱灵魂。

酷刑再次升级，但即使是虐杀
又怎能让不屈的灵魂低头！
利刃刺身，痛斥不止。
烈火炙烤，痛斥不止。
敌人的凶残再一次突破人性底线：
睾丸被割下！
仍痛斥不止……痛斥不止……直至
被扒出肚肠抛向荆棘灌丛，用尽最

后的力气
高呼口号迎向刀刃，为革命流尽最

后一滴
热血……热血……热血……热血……

热血

青山为碑，松柏为铭
英雄的血光照亮那个无月黑夜

（邓有才，31 岁，共产党员，河北省
安平县三区邓家庄人。

1938年参加革命，大通县公安局看
守所所长。

袁小成，25岁，共产党员，河南省潢
川县湖牙湾村人。

1949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大
通县北区丰稔乡指导员。

郭云鹏，21 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员，原察哈尔省天镇县城内村人。

1949年12月分配到青海，大通县北
区政府公安助理员。

李福章，22 岁，青海省大通县西区
伯胜镇人。

1949 年 9 月参加革命，大通县公安
局治安股股员。

张延福，20 岁，青海省大通县北区
丰稔乡大老虎沟村人，自卫民兵。

南腔北调乡音，
有着相同的青春年华，
相同的身份，
相同的信仰，
相同的视死如归。
相同的名字：
烈士……烈士……烈士……烈士……

烈士

躲藏在燕麦秧苗中的杨姓和阿姓农
民目睹了

暴虐，温热的小便湿透棉布裤，
洇湿庄稼根部的酥土，他们
被地狱才有的残杀手段骇住。
他们更是被正气和信仰拥有的无穷

力量撼动。
一个肉身的人竟然可以如此英雄，

可以如此无敌
那一刻起，
共产党的形象在农民心中
永远是不避血火正气凛然的庄严

的神。
“太有脏腑了啊！”
他们不知道大无畏这样的词，用一

句俚俗词汇
表达了至高评价和无比钦敬。
后来看露天电影，
他们指着英勇就义的革命者说：

“那都是真的！”
两位毛头小伙子背负暮色从庄稼垄

沟爬回村子
在桦树林中找到了避祸的乡党，流

着眼泪诉说
仇恨和正气传递的力量战胜了心中

的恐惧
农民看得清谁是恶魔，
谁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夤夜，
马蹄声起，
行军队列步伐整齐

森林中的人
在地面的震颤中由惊惶转为惊喜：
解放军到了！
复仇的时机到了。
得救的希望到了。
打探消息的农民被剿匪部队迎面控

制。战士们
遮掩好土房子窗户，
点燃油灯，盘问
渐渐平静的农民。
见到救星的农民
变身为合格的情报员，
年轻人争相带路
把部队引向匪徒营地。
凌晨三时发起的战斗
干脆利落。
匪徒大部被歼，
少数借着黑夜和山势逃走
不久即被全歼。
晨曦中，农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
部队的默哀仪式：
擦干净烈士的鲜血
整理好遗体，
那无声列队里
激荡着雷霆风暴。
天空澄澈，
而大地洒满热血，
烈士含笑九泉，
牺牲无上荣光。
青年农民抬起英雄的遗体，奔向

县城。
第二年，
峨博掌的杜鹃紫成了一片海洋
坐圈放牧牛羊的人听了整整一年
震天动地的喊杀声，
傍晚，那里会传来
口号声声，从深夜响起的枪声
会持续到天亮。

历史照进现实，
征程未有穷期。

生活不易，脱贫更难。
小小家园
停泊在冰雹雨线上，
山间田地广种薄收，
草坡狭窄，
挤不下太多羊脚。
大山阻隔，
富裕的梦抵达不了远方。
可是，可是生活还得继续。梦，
还得做。用青稞芒刺抚慰的生命，
要不断登上生活的梯级，捡拾幸福
他们在山地里垒起土块的宫殿，
点燃。赤红的熟土被手指捏碎
肥沃一茬庄稼。
家肥堆凝冻似铁
也被勤劳大手捂融，拌进贫瘠的土

壤中。
收获的季节真漫长啊，有时甚至

无法
在冰雪降临之前，颗粒归仓。
无法分享的生的艰难，任由一人

吞咽。
有多少壮年父亲病死在寻医的马

车上，
就有多少母亲哭晕在薄棺之前。
他们站到山岭，
与云朵对话，一次次描绘出
疾风和骤雨。
注视一条河成长为一片水域，
来不及命名。
天地苍茫，有鸟高翔。
沿着峡谷，是谁在命运里疾驰？
握惯牧羊鞭杆的手，
与瓦刀的第一次

亲密接触，已记不起在城市的哪爿
楼盘

只有在爱和责任里，他们才能找到
些许荫蔽。

历史绕过关隘，前途开阔
精准扶贫。产业。东西部协作。乡

村振兴。
甘霖频洒……
仰起黑红脸膛的农民兄弟，
承接了这份用心的馈赠，
萃取为撑起梦想的胆魄。
感谢大地，用她的坚贞，
保留令全世界嫉妒的美。
保留了疆域、土地和禀赋
湖光与山色。保留了通途与奋进的

人心。
生活慈悲，把大地和火焰留给

儿女。
贫穷的旧伤里
长出了飞翔的翅膀。
温柔的早晨，庄严的暮色，
农民兄弟朝晨起早，晚夕眠迟
敲开了致富的正门，
踩着这些象征往前走。

最美好的向往，
停留在最高的花朵上。
集合鲜花，动员松柏，壮大的心愿
企图生出枝叶，长成树丛。
肌腱支持着整个世界，
力量在上进中逐渐长大。
远山开始发蓝。
鹰隼高飞，爱心和项目
从世界之广阔的空间，
聚向小小村落。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更多的人登上山丘，为了看大地上
的另一种美。

群山自黄金，
百草皆滋茂，
万民齐奋力。
遵从号召，
从这片土地上，
父亲获得他的谷物，
母亲获得她的美丽
在这里，
不需要赞美其他的神祇
要赞美就赞美土地
要赞美就赞美党旗

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南门峡镇
磨尔沟村 2015 年确定为省定贫困村，
2017年退出贫困村行列，建档立卡贫困
户全部脱贫。在上级党委正确领导下，
在帮扶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帮扶
下，磨尔沟村立足位于南门峡水库、省级
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腹地的生态资
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有效衔接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于 2018年起先后投资
2900 万元，打造生态旅游景区，成立村
民入股的村集体经济性质的旅游公司运
营乡村旅游业，走出了巩固脱贫攻坚，实
施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新路。先后被文
化和旅游部确定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及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青海省乡村
振兴示范村，景区被评为3A级景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青海有了“夏都”这样一个
别名，因为夏天凉爽，去青
海的火车和飞机有时一票
难求。我家住在陕西最南
端的紫阳县，夏天比较热。
我两次去青海都是在夏天，
深感凉爽舒适。

今年 8 月初，我又踏上
了去青海的列车。

过了甘肃省兰州市，隔
着车窗看到火车钻进了乌
云下面，不久又看见了闪
电，听到了雷声。快到西宁
时，大雨倾盆，车窗外就像
挂着一张水帘。

心想这下坏了，我们下
车一定会淋成落汤鸡。我
们下车时，大雨还在下，出
乎意料的是，一个非常雄伟
气派的车站广场出现在眼
前。广场上面盖了高大的
穹窿顶，变成了大厅广场。
游客迈着轻松的步伐，从容
地从大厅中走出车站。公
交车在顶棚下分为若干线
路，醒目的路标上面标明了
行经路线。乘出租车的地
方也是一个大厅，设有栅栏
巷子通道，便于乘客规范排
队。大家依次上车，秩序井
然。从下火车到坐出租车
或坐公交车都淋不上一滴
雨。十年间，西宁火车站竟
有这般天翻地覆的变化，令
人惊叹。

我弟弟从火车站把我
们接到他家住下，他家在西
宁市五一路中段湟水河南
岸的一个小区里。第二天
一早，弟弟建议我去美丽园
看看，那是西宁市新建的一
处 园 林 ，就 在 河 对 岸 ，很
近。进得园来，见园内处处
花团锦簇。在我的老家，花
的种类非常多，但立秋时节
早已是绿肥红瘦，而这里却
还是百花齐放。园内广场
上，也恰到好处地用花草点
缀，晨练的人们在广场上唱
歌跳舞，多彩多样的服装与
多 彩 多 样 的 花 草 相 映 成
趣。再往前走，就到了人工
湖边。水草茂密，就连慈姑
和莲花这些南方物种也在
这里落户。不知名的水鸟
或在湖中嬉戏，或在湖面上
盘旋翻飞，为园林增添了不
少灵气。人工湖的北侧是
整齐的人工林，郁郁葱葱，
一眼望不到边。这时一位
身着保安服的中年人走过
来，我举手向他打招呼。他
非常客气地问我有什么事
需要帮助。我问他园林有
多大，他说：“大得很，半天
都走不完。”他指着面前的
人工湖说：“就这样的小湖

就有好几个，那边湖里还有
天 鹅 。”他 指 的 是 园 林 西
头。我问：“这么大的林子
走进去迷了路怎么办？”他
说：“里面有工作人员，随时
都能提供帮助。”林子里到
处都能找到坐下来休息的
地方，另外还有旅客休息
室、茶水房、卫生间等，都是
免费的。

从美丽园出来，路过湟
水河，十年前，河堤里边的
绿化带中乱石穿空、杂草丛
生，如今都变成了园艺花
木，沿途还摆放有大型石
雕，基座上镌刻着简短的宣
传文字。放眼望去，平均一
里许便有一座跨河桥，两岸
群众往来非常方便。

在去参加亲友集体活
动的路上，我向开车的司机
提起了湟水河两岸的巨大
变化。司机是本市一名退
休女教师，也是我的亲戚。
她告诉我说：“你看到的只
是一小段，从西宁市区分别
向上游和下游一直延伸到
郊区县，全长几十公里都是
这个样子。”她又说，建得漂
亮的地方不光是湟水河两
岸，还有公路两旁绿化带。
她还如数家珍般说到小区
绿化、新区开发、十字路的
人行天桥装有电梯等，这些
建设项目不但让环境更美，
而且非常人性化，提高了人
们的幸福指数。她放慢了
车速，带着我在市区走了几
十公里，让我仔细欣赏。

随后几天，我又重游了
青海湖等地。导游告诉我
们：青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民族大家庭，各民族人民互
相尊重，其乐融融。她提醒
大家，要遵从少数民族的风
俗习惯，自觉做民族团结的
维护者。

我曾在青海湖边的草
原上去拾过野菌，这次一路
走来，见不少地方实行了封
闭管理，我问导游这是为什
么。导游说，来青海旅游的
人数逐年递增，为了让三江
之源不受人为污染，所以实
行了封闭管理。但为了满
足游人的需求，建有环保通
道可以到达草原深处。

这次旅行，让我收获了
无尽的美好回忆和深刻的
感悟。每一处风景、每一个
遇见的人，都如同璀璨的星
辰，点缀在我生命的天空
中。我知道，旅程虽已结
束，但心中的那份对世界的
热爱和对未知的探索将永
远延续。我期待着下一次
的出发，去发现更多关于青
海的精彩。

20242024年年99月月1313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责编 雪归 周刊周刊文 学04

凝目 李景鹏 摄

诗 广 角诗 广 角

磨尔沟简史磨尔沟简史
□□邢永贵邢永贵 青海见闻青海见闻

□□李录志

磨尔沟俯瞰 互宣 摄


